
因
為
多
個
媒
體
報
道
了
大
埔
沙
螺
洞

油
菜
花
田
的
盛
況
，
吸
引
了
大
批
市
民

前
往
觀
賞
。
本
來
不
見
經
傳
的
沙
螺

洞
，
突
然
成
為
觀
光
熱
點
，
據
說
假
日

有
萬
人
前
往
。

香
港
鮮
有
自
然
生
態
景
點
，
香
港
人
老
遠

飛
到
日
本
、
韓
國
看
櫻
花
紅
葉
，
早
前
發
現

元
朗
大
棠
楓
香
驚
艷
，
蜂
擁
而
去
；
現
在
又

有
沙
螺
洞
油
菜
花
田
，
難
免
又
要
哄
一
下
。

周
末
駕
車
到
大
埔
，
把
車
泊
在
工
業
村
，

先
到
鳳
園
吃
個
午
餐
，
然
後
拾
級
而
上
沙
螺

洞
，
拾
級
約
四
分
之
一
路
程
，
已
經
有
點
吃

不
消
了
，
迎
面
下
山
的
市
民
，
好
意
提
醒
前

路
相
當
難
行
，
要
量
力
而
為
，
建
議
我
們
走

另
一
段
的
車
路
。

原
來
駕
車
可
以
上
山
頂
，
當
然
慳
水
慳

力
，
但
想
不
到
更
艱
難
的
還
在
後
頭
。
車
路
相
當
窄
，

只
能
單
線
行
車
，
上
山
車
遇
到
下
山
車
，
就
要
在
狹
窄

避
車
處
互
相
遷
就
一
下
，
但
是
當
日
的
車
路
，
已
經
給

遊
人
逼
爆
，
人
山
人
海
的
車
路
，
我
們
的
車
，
既
要
避

車
又
要
避
人
，
好
不
容
易
上
到
山
頂
，
避
車
處
都
泊
滿

車
，
想
調
頭
下
山
也
不
容
易
，
正
苦
惱
神
仙
難
救
之

際
，
竟
然
有
熱
心
大
漢
相
助
指
揮
交
通
，
把
進
退
的
車

協
調
得
妥
妥
當
當
，
我
們
估
計
這
是
沙
螺
洞
的﹁
義

工﹂
。
當
然
，
上
山
容
易
下
山
難
，
人
車
爭
路
，
又
陷

入
另
一
場
苦
戰
。

沙
螺
洞
空
氣
清
淨
，
油
菜
花
田
一
片
綠
油
油
，
煞
是

好
看
，
果
真
是
深
山
有
奇
景
。
油
菜
花
種
子
可
以
被
提

煉
成
植
物
油
，
其
莖
部
和
葉
則
可
以
作
蔬
菜
食
用
。
但

香
港
這
片﹁
田﹂
，
比
起
英
國
、
江
西
婺
源
壯
觀
的
油

菜
花
金
黃
世
界
，
真
是
小
巫
見
大
巫
。

由
於
香
港
少
見
油
菜
花
，
徜
徉
其
間
，
足
以
令
人

興
奮
。
然
而
弔
詭
的
是
，
村
屋
全
部
荒
廢
，
但
血
紅

標
語
林
立
，
要
求
市
民
簽
名﹁
保
育﹂
。
綠
野
仙
踪
包

藏
着
的
利
益
爭
奪
，
使
觀
賞
大
自
然
的
心
情
打
了
點
折

扣
。

爭看油菜花

據
說
最
近
英
國
王
室
發
表
了
震
驚
英
國
朝
野
的
講

話
，
已
經
九
十
高
齡
的
英
國
女
王
伊
利
沙
伯
二
世
作

出
了
一
個
重
要
決
定
：
將
王
位
直
接
傳
給
她
的
孫
子

威
廉
王
子
，
繼
位
大
典
將
在
今
年
年
底
舉
行
。
這
就

意
味
着
女
王
的
兒
子
查
爾
斯
王
子
將
面
臨
放
棄
王
位

的
選
擇
。

眾
所
周
知
，
今
年
六
十
八
歲
的
查
爾
斯
王
子
在
王
子
的

位
置
上
默
默
等
待
王
位
已
經
三
十
多
年
，
如
今
已
滿
頭
白

髮
，
卻
還
是
未
能
登
上
王
位
。

眾
人
或
許
都
會
認
為
查
爾
斯
王
子
必
定
會
對
英
女
王
的

決
定
感
到
極
度
失
望
。

而
眾
人
所
不
知
道
的
是
，
查
爾
斯
王
子
眼
中
的
王
位
不

僅
僅
是
大
英
帝
國
的
王
位
，
在
他
等
待
王
位
的
過
程
中
，

他
早
已
擁
有
了
自
己
的
小
王
國
：
位
於
英
國
小
鎮
格
洛
斯

特
郡
裡
的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
他
就
是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裡
名

副
其
實
的
國
王
。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是
當
初
查
爾
斯
王
子
與
戴
安
娜
王
妃
的

結
婚
新
房
所
在
地
。
這
個
佔
地
三
十
七
英
畝
的
莊
園
，
最

初
除
了
他
們
的
新
房
外
，
曾
經
大
片
是
雜
草
叢
生
、
亂
石

滿
佈
的
荒
地
。
三
十
多
年
過
去
，
戴
安
娜
王
妃
已
然
不

在
，
而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也
不
是
當
初
的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了
。在

默
默
等
待
王
位
的
同
時
，
查
爾
斯
王
子
也
在
默
默
地

耕
耘
着
莊
園
裡
的
荒
地
。
在
他
的
莊
園
裡
，
他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農
民
，
幾
乎
事
事
親
力
親
為
，
把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變

成
了
格
洛
斯
特
郡
裡
的
一
片
綠
洲
。
從
前
一
片
荒
蕪
的
莊

園
如
今
有
四
季
盛
開
的
鮮
花
，
終
年
不
斷
的
水
果
蔬
菜
，

還
茂
盛
地
生
長
着
近
萬
棵
樹
木
。

查
爾
斯
王
子
在
他
的
莊
園
裡
採
行
先
進
的
有
機
農
業
，
在
有
機
農

業
與
生
態
耕
作
的
理
念
成
為
全
球
共
識
的
今
天
，
他
成
了
全
球
有
機

農
業
的
領
軍
人
物
，
他
多
年
來
一
直
照
顧
的
海
洛
洛
夫
莊
園
發
展
成

了
有
機
農
業
的
重
要
品
牌
與
展
示
場
所
，
因
此
衍
生
出
了
多
種
有
機

品
牌
，
包
括
各
種
有
機
食
品
、
個
人
護
理
產
品
、
家
庭
園
藝
用
具
等

超
過
數
百
種
的
產
品
。
同
時
他
還
撰
寫
了
不
少
園
藝
書
、
有
機
食
譜

等
。多

年
前
媒
體
曾
經
八
卦
過
查
爾
斯
王
子
因
為
等
待
得
漫
長
而
顯
露

的
失
落
。
而
我
想
，
有
了
這
樣
一
個
生
態
王
國
，
即
便
是
真
的
不
能

繼
承
王
位
，
查
爾
斯
王
子
如
今
所
擁
有
的
生
活
也
要
比
當
上
國
王
來

得
充
實
、
快
樂
吧
。

我
的
表
弟
家
偉
年
少
時
滿
懷
雄
心
壯
志
地
從
老
家
出
來
，
一
心
要

在
外
做
出
一
番
事
業
。
他
走
南
闖
北
，
在
很
多
的
地
方
打
過
工
，
也

曾
嘗
試
過
自
己
創
業
當
老
闆
，
失
敗
之
後
又
重
新
去
打
工
，
有
了
一

點
積
蓄
又
妄
圖
東
山
再
起
…
…
如
此
屢
戰
屢
敗
，
又
屢
敗
屢
戰
，
逐

漸
形
成
了
他
人
生
的
惡
性
循
環
。

一
轉
眼
二
十
多
年
過
去
，
他
從
十
幾
歲
的
少
年
變
成
了
四
十
歲
的

中
年
人
，
依
舊
欠
着
一
身
還
不
清
的
債
，
蝸
居
在
都
市
的
城
中
村

裡
。去

年
初
，
家
偉
終
於
想
清
楚
，
決
定
回
老
家
去
當
農
民
。

一
年
多
下
來
，
家
鄉
那
早
已
荒
蕪
的
土
地
經
過
家
偉
勤
懇
的
耕
種

重
新
變
得
生
機
勃
勃
，
農
作
物
們
在
他
的
伺
弄
下
都
井
然
有
序
地
生

長
着
。
家
偉
的
心
也
在
日
復
一
日
和
土
地
的
親
密
接
觸
中
回
歸
寧

靜
，
早
已
沒
有
了
在
都
市
裡
的
那
份
浮
躁
。

今
年
春
天
家
偉
發
來
的
照
片
裡
，
房
前
屋
後
一
樹
一
樹
的
花
開
，

姹
紫
嫣
紅
，
一
派
生
機
盎
然
。
乾
淨
的
大
院
裡
，
閒
散
地
臥
着
幾
隻

大
狗
，
雞
鴨
們
自
在
地
在
菜
地
邊
上
覓
食
。
守
着
這
一
切
在
院
中
小

憩
喝
茶
的
家
偉
的
身
上
則
散
發
着
一
份
寧
靜
淡
泊
的
氣
息
。

看
來
，
只
要
真
心
親
近
土
地
，
無
論
是
王
子
，
還
是
平
民
，
都
會

從
心
靈
深
處
加
以
改
變
。
而
我
們
的
生
命
原
本
就
屬
於
土
地
，
我
們

從
土
地
裡
來
，
最
終
也
會
回
到
泥
土
裡
去
。

我
雖
沒
有
太
多
機
會
到
農
村
耕
種
，
但
在
都
市
邊
緣
的
我
的
小
花

園
裡
，
從
花
盆
中
嗅
着
泥
土
的
香
氣
也
是
快
樂
的
。

如
此
，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像
王
子
一
樣
當
農
民
，
在
內
心
的
土
地
上

努
力
耕
耘
，
照
顧
自
己
的
靈
魂
，
讓
它
充
滿
愛
、
充
滿
善
，
永
遠
芬

芳
盛
開
。

像王子一樣當農民

南
茜
逝
世
，
似
在
預
料
之
中
，
畢
竟
她
已

是
九
十
四
歲
的
老
人
，
何
況
恩
愛
的
總
統
夫

君
已
早
在
十
二
年
前
逝
世
。
在
這
之
前
，
她

已
在
床
邊
照
顧
患
腦
退
化
症
的
丈
夫
逾
十

年
。

里
根
病
逝
時
，
媒
體
在
一
片
追
悼
的
報
道
和
評

論
中
，
遺
孀
南
茜
佔
了
不
少
篇
幅
。
這
位
在
白
宮
期

間
備
受
抨
擊
的
前
第
一
夫
人
在
丈
夫
逝
世
之
後
，
卻

受
到
高
度
評
價
。
這
到
底
是
媒
體
矯
情
？
還
是
人
們

善
忘
？
兩
者
都
不
是
，
而
是
對
一
個
人
的
評
價
，
要

待
蓋
棺
才
論
定
，
但
對
於
一
位
一
切
圍
繞
着
丈
夫
的

女
人
來
說
，
結
縭
逾
半
世
紀
的
另
一
半
離
去
，
她
的

生
命
似
乎
也
走
到
盡
頭
。

然
而
，
南
茜
還
是
低
調
地
多
活
了
十
二
年
，
其

間
偶
爾
出
席
一
些
跟
丈
夫
有
關
的
活
動
，
包
括
二
零

零
七
年
在
里
根
總
統
圖
書
館
舉
行
的﹁
心
臟
真
相
之

第
一
夫
人
紅
裙
展﹂
，
南
茜
和
時
任
第
一
夫
人
勞
拉
都
以
一
襲

紅
裝
主
持
開
幕
禮
，
那
是
里
根
最
喜
愛
的
艷
紅
。

如
果
說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積
琪
蓮
令
美
國
人
明
白
什

麼
叫
法
式
優
雅
，
並
把
時
尚
帶
進
白
宮
，
那
麼
，
八
十
年
代
的

南
茜
則
向
國
民
展
示
如
何
做
一
位
好
妻
子
，
難
怪
奧
巴
馬
夫
婦

都
齊
聲
說﹁
南
茜
重
新
定
義
了
第
一
夫
人﹂
。
而
她
和
里
根
的

婚
姻
被
影
星
查
爾
登
希
士
頓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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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容
為

﹁
美
國
總
統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愛
情﹂
，
這
段
愛
情
，
到
了
兩
人

都
已
歸
老
的
今
日
，
仍
令
人
回
味
。

早
在
當
第
一
夫
人
前
，
南
茜
就
已
常
跟
人
說
，
她
真
正
懂

得
生
活
是
從
遇
到
里
根
開
始
。
南
茜
很
小
父
母
就
離
異
，
體
驗

過
六
年
寄
人
籬
下
的
滋
味
，
至
母
親
再
嫁
，
十
歲
的
她
才
回
到

家
中
，
並
從
母
親
對
外
科
醫
生
後
父
的
照
顧
上
，
學
會
如
何
做

一
個
好
妻
子
。

在
白
宮
時
期
，
南
茜
因
為
對
年
逾
七
旬
、
又
曾
遇
刺
和
曾

動
手
術
的
丈
夫
過
分
保
護
，
而
被
外
界
批
評
為﹁
干
政﹂
，
態

度﹁
驕
橫﹂
，
更
諷
刺
她
為﹁
皇
后﹂
和﹁
鐵
蝴
蝶﹂
。
對

此
，
她
總
是
理
直
氣
壯
地
反
駁
。
她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一
次
發

言
中
直
截
了
當
地
說
：﹁
我
在
過
去
六
年
中
適
應
了
很
多
新
東

西
，
但
有
個
態
度
是
不
會
改
變
的
：
第
一
夫
人
的
角
色
首
先
是

妻
子
，
這
是
她
住
在
白
宮
的
理
由
。﹂

然
而
，
南
茜
對
丈
夫
的
愛
卻
是
很
多
旁
觀
者
無
法
否
認
的

事
實
：
他
倆
相
遇
於
麥
卡
錫
主
義
盛
行
的
五
十
年
代
初
荷
里

活
，
南
茜
發
現
共
產
黨
同
情
者
名
單
中
有
位
跟
她
同
名
同
姓

者
，
為
免
誤
會
，
於
是
找
時
任
演
員
工
會
主
席
的
里
根
澄
清
，

兩
人
就
此
一
見
鍾
情
。
於
是
，
這
位
學
生
時
代
以﹁
當
一
位
好

妻
子﹂
為
人
生
志
願
的﹁
鐵
蝴
蝶﹂
婚
後
退
出
影
壇
，
成
為
丈

夫
的
守
護
者
。
這
不
但
在
里
根
風
光
無
限
的
八
年
白
宮
生
活
，

還
在
丈
夫
認
不
出
自
己
的
十
年
晚
年
，
﹁
驕
橫﹂
的
女
人
對

丈
夫
不
離
不
棄
的
照
顧
，
贏
得
世
人
的
尊
重
。

好妻子南茜

上
周
中
文
大
學
沈
祖
堯
校
長
發
佈
了
一
篇

﹁
少
年
滋
味﹂
的
網
誌
，
以
辛
棄
疾
︽
醜
奴
兒
︾

詞
為
首
，
道
出
對
現
今
年
輕
人
想
法
不
解
。
他
寫

道
：﹁
為
什
麼
今
年
的
青
年
抱
着
這
麼
多
的
不

滿
？
為
什
麼
他
們
會
上
街
抗
議
，
甚
至
訴
諸
暴

力
？
為
什
麼
患
上
抑
鬱
症
的
年
輕
人
日
漸
多
？
為
什

麼
自
殺
率
不
斷
上
升
？﹂

年
輕
人
內
心
鬱
悶
、
不
滿
、
抑
鬱
非
一
日
之
寒
，

﹁
活
得
不
開
心﹂
差
不
多
與
童
年
掛
鈎
。
童
年
壓
力

來
自
考
試
功
課
、
來
自
家
長
期
望
、
來
自
對
前
途
掌

握
的
無
力
感
。
特
別
是
父
母
往
往
把
自
己
兒
時
無
法

達
成
的
夢
想
和
期
望
，
強
加
諸
子
女
身
上
，
子
女
彷

彿
是
父
母
重
拾
童
年
夢
想
的
時
空
門
，
有
父
母
希
望

兒
子
成
為
醫
生
，
因
為
自
己
當
年
理
科
考
得
不
理

想
；
有
母
親
強
迫
女
兒
學
鋼
琴
，
因
為
自
己
小
時
家

境
不
好
，
沒
有
資
源
完
成
夢
想
。

種
種
不
快
樂
，
緣
自
於
對
成
功
、
快
樂
的
執
着
。

最
可
怕
是
父
母
把
自
己
期
望
替
孩
子
戴
上
了
一
個
緊

箍
咒
。
孩
子
愈
反
抗
，
父
母﹁
我
為
你
好﹂
的
咒
語

愈
唸
得
起
勁
。
讓
我
想
起
一
行
禪
師
︽
放
下
心
中
的
牛
︾
小
故

事
：
有
一
天
，
佛
陀
和
弟
子
在
森
林
修
習
，
有
農
夫
匆
匆
走

過
，
問
佛
陀
：﹁
有
沒
有
見
過
我
的
牛
？﹂
佛
陀
反
問
：﹁
什

麼
牛
？﹂﹁
我
擁
有
的
六
隻
牛
跑
掉
了
，
種
植
三
英
畝
的
芝
麻

給
昆
蟲
吃
掉
了
，
我
失
去
我
的
所
有
。﹂
佛
陀
說
：﹁
我
沒
有

見
過
你
的
牛
，
或
許
到
另
一
邊
去
找
吧
！﹂
農
夫
走
後
，
佛
陀

對
眾
弟
子
微
笑
說
：﹁
你
們
是
多
麼
幸
福
！
沒
有
牛
可
以
失

去
。﹂
不
少
人
認
為
擁
有
愈
多
身
外
物
會
愈
幸
福
，
以
為
這
些

東
西
對
自
己
很
重
要
，
事
實
不
然
，
甚
至
它
們
其
實
是
快
樂
的

障
礙
。
故
事
中
的﹁
牛﹂
套
用
在
親
子
關
係
當
中
，
就
是
父
母

對
成
就
和
幸
福
定
義
的
執
着
。
懂
得
放
下
，
捨
得
執
着
，
把

﹁
牛﹂
釋
放
，
讓
孩
子
享
受
快
樂
童
年
，
獲
得
更
多
。

向「成功」說不

在
香
港
，
愛
花
的
人
很
多
，
但
愛
得
最
多
的
卻
是
已

經
採
摘
下
來
的
花
，
因
為
花
店
的
生
意
都
非
常
好
，
特

別
是
在
一
些
節
日
裡
，
花
價
再
貴
也
有
很
多
人
問
津
。

也
有
不
少
人
為
了
花
而
選
擇
出
外
旅
遊
，
去
觀
賞
那
些

著
名
的
花
圃
裡
盛
開
的
花
朵
。

每
年
三
月
，
在
維
園
舉
辦
的
花
卉
展
，
吸
引
不
少
人
前
往

觀
賞
那
些
用
人
工
搭
設
的
花
飾
，
當
然
也
有
愛
花
人
去
選
購

心
目
中
喜
愛
的
盆
栽
花
卉
。

我
相
信
，
這
麼
多
的
愛
花
人
中
，
極
少
會
想
到
，
原
來
香

港
原
生
的
花
種
有
很
多
，
更
可
以
到
野
外
去
欣
賞
原
生
花
種

的
風
采
。
但
是
就
有
一
個
人
，
為
了
這
些
香
港
特
有
的
原
生

植
物
，
親
自
到
野
外
尋
找
，
這
個
人
叫
葉
曉
文
，
兩
年
前
在

︽
三
聯
書
店
︾
出
版
了
︽
尋
花
︱
香
港
原
生
植
物
手
札
︾
，

最
近
更
出
版
了
第
二
輯
，
讓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到
書
店
購
買
。

為
了
尋
找
這
些
在
香
港
野
外
生
長
的
花
，
她
曾
經
在
山
上

冒
着
吹
得
她
無
法
直
線
行
走
的
狂
風
和
濃
霧
、
曾
經
走
過
無

人
的
小
徑
，
遇
到
烏
鴉
在
身
後
騰
飛
、
長
草
堆
後
傳
出
怪
聲
，
嚇
得
她

發
足
狂
奔
，
然
後
在
無
人
的
山
谷
裡
獨
自
哭
泣
。

於
是
，
我
們
才
得
以
看
到
，
她
在
書
中
記
錄
了
各
種
不
同
而
且
美
麗

豐
盛
的
香
港
原
生
植
物
。
比
如
在
第
二
輯
︽
尋
花
︾
裡
，
她
寫
出
三
至

五
月
的
香
港
春
天
裡
於
野
外
開
得
燦
爛
的
花
容
：
香
港
鵝
耳
櫪
、
灰
冬

青
、
三
椏
苦
、
嶺
南
山
竹
子
、
香
港
崖
豆
、
山
礬
、
構
樹
、
山
油
柑
、

馬
尾
松
、
假
蘋
婆
、
華
南
青
岡
、
羅
漢
松
、
香
港
帶
唇
蘭
、
寬
苞
茅
膏

菜
、
歌
綠
斑
葉
蘭
、
露
兜
草
、
蒼
耳
、
香
港
水
玉
簪
、
香
港
馬
兜
鈴
、

角
花
烏
蘞
莓
、
亨
氏
薔
薇
、
球
蘭
、
鏽
毛
莓
和
闊
葉
獼
猴
桃
。

這
些
香
港
原
生
植
物
，
愛
到
維
園
看
花
和
愛
到
花
店
買
花
的
人
，
相

信
連
聽
都
未
曾
聽
過
這
些
名
字
吧
？
更
遑
論
花
容
是
怎
樣
的
美
麗
了
。

還
好
，
我
們
在
葉
曉
文
的
記
錄
裡
，
不
但
看
到
她
自
繪
的
花
顏
，
更
用

優
美
的
文
字
描
述
，
令
我
們
看
到
花
的
世
界
，
看
到
香
港
的
野
外
，
原

來
是
這
麼
風
姿
綽
約
。
感
謝
你
，
我
不
認
識
的
香
港
青
年
文
學
獎
得

主
。 再度尋花

在「土豪」盛行的時代，常聽人提起「貴族精
神」。
能把「貴」與「富」區分開來，已是社會的進
步。北京富人多的是，高檔小區隨便一棟房子拿
出來賣，都要1,000多萬元，十來個工薪階層幹一
輩子未必能買得起。富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出國
留學，最後成為他國公民。錢實在燒不完，就滿
世界豪華遊去。富人每年花在出國旅遊上的費
用，平常人家可能幾年都賺不下來。然而吃得起
幾百元一頓早餐的人，未必就是「貴族」了。導
遊朋友經常說起「土豪」在國外旅遊時的可笑陋
習，比如花得起大錢旅遊，卻不願付應該付的小
錢。
有人炫耀財富，有人炫耀出身。近年常聽人提
起自己的高貴血統，明明是胡同裡長起來的小家
碧玉，說起祖先來，卻是曾有個幾進的大院子，
跟老佛爺還沾點兒親戚關係，細細論起還是格格
呢！也有人頻頻提起，祖先當過哪朝哪代的顯赫
高官。極左時期恨不得深藏起來的出身背景，現
在都成了炫耀的資本。
我的父系家族很平凡，閩南漁村一位開明鄉紳
而已，後來政治運動加大姓之間爭鬥，家族幾乎
整體淪落了。我母系家族更平凡，姥爺只是個手
飾匠，終生勞碌，一家七八口卻常難餬口。年關
經常要出門躲債。年三十買些下水偷偷回家才得
以過年。雖然後來父母都參加革命，可充其量我
只有點兒「土八路」血統，不敢和人家攀比。
其實，有高貴血統者不少，貴族精神卻如沙中
之金。什麼是貴族精神？鐵達尼號上面對死亡的

鎮靜與忘我精神，肯定是貴族精神。我從來認
為，能在危難時刻捨己為人者，是最高貴的。平
常生活中，每人對「貴族精神」的理解各不相
同。依我看來，所謂貴族精神，大概要有兩個特
點：一是淡泊；二是尊重他人。
有位朋友，出身高幹之家。30多年前被推薦上

了大學，當時人人認為她必然前途無量。誰知道
她這輩子過得平平淡淡，當了個普普通通的工程
師，後來又下崗了，生活非常拮据。參加朋友聚
會時總是舊衣舊衫，似乎把兒女的破爛都收羅來
了，為此常遭人輕蔑。可那位女士對此渾然不
覺，照樣活得興高采烈，一見面就天南地北地神
聊，一點兒小小的樂趣，就讓她高興得手舞足
蹈。她喜歡攝影、作曲、唱歌、旅遊，也喜愛在
朋友圈中為大家效勞。後來，就十幾年如一日陪
伴照顧年老的母親。
有人覺得她混得很慘。我卻覺得，能把單純的
快樂從16歲延續到60歲的人，很值得敬重。不會
鑽營，就老老實實做事情；沒有多餘的錢，就物
盡其用；被勢利人瞧不起，自有趣味相投的朋友
來往。她那永遠燦爛的笑臉告訴人們：我過得挺
好，虛榮名利與我無關！有回她對我說：「信不
信，有時候，我們這幫子『老小孩』，還一起做
『丟手絹』的遊戲呢，就為了回味童年！」
以淡泊之心，應付人生之變，是最聰明的。是
教養，也是歷練。有位極低調的朋友在事業單位
做到了高層。她說，其實人心沒有那麼黑暗。有
時候在官場上，爭就是不爭，不爭倒就是爭。有
見識的領導，眼睛裡裝的是默默做實事的，不是

千方百計迎合領導的人。看淡了得失，反而沒有
什麼可以失去的。可惜，在當今熙熙攘攘的名利
場上，人人都過於急功近利。
家庭生活中，更需要淡泊精神。一對夫妻，家
境富裕，事業有成，看來挺美滿。只有一件事不
足，夫妻幾十年來口角不斷，誰都不甘於居人之
下。多年打鬧的結果，兩人都得了糖尿病、高血
壓等慢性病，孩子也跟他們學得性情暴躁。我勸
他們：少說一句話又怎麼了？爭一時嘴上的痛
快，有什麼意義？淡然於瑣碎之上，才有美滿的
家庭生活，才有時間營造更豐富的生活。性格暴
烈、心胸狹窄之人，往往有一個支離破碎的生
活。滿臉焦慮，如何「貴」得起來？
超然的生活態度，是修身養性的第一步。
貴族精神的第二個特點，是懂得尊重別人。記
得初中時班裡十來位同學一起去串連。硬座，晚
上大家都坐着睡覺。有位戴眼鏡的同學因為怕自
己摘掉眼鏡很難看，就一天24小時戴眼鏡，把鼻
樑都壓出深深的紅印。班長發現了這個情況，悄
悄把自己的軍帽摘下來，送給那位同學說，你用
帽子蓋上臉睡覺吧！這細節，讓我感動不已。班
長那時不過是個12歲的小姑娘，可已懂得體諒別
人。她漂亮聰明，卻從來低調謙和。幾十年後再
見面，無論同學身份高下貴賤，她都同樣親熱體
貼。因為不勢利，她那靚麗的容貌中，透着自然
而然的高貴。
人境遇不同，可所有生命都值得尊重。那天在
《讀者》上讀到一篇文章：一位時尚女郎遇到一
位沿路乞討的骯髒老婦人跟上要錢。女郎提着大
包小包，實在騰不出手掏零錢，於是乾脆讓老婦
自己打開那昂貴漂亮的小錢包，自行取出零錢。
女郎不經意的舉動，閃着人性本善的光芒。
有回在銀行辦事，一位窮困潦倒的乞丐進到銀
行大廳，她來討一杯水。乞丐破衣爛衫，身上還

有着味道，人人避之不及。可是靚麗端莊的大堂
經理，卻恭恭敬敬地把老人領進大堂落座，纖纖
素手給老人端來一杯熱水。這番情景讓我頓生敬
意。
高貴者，一定懂得不觸碰他人弱項。一對老朋
友幾十年不見，本來策劃了重溫童年友情的聚
會。可一見面，一位滄桑臃腫，一位卻年輕而優
雅，不同環境給她們的相貌印上不同的烙印。這
本是很正常的事兒，可面相年輕的那位，偏優越
感十足，只輕輕一句話，就傷了發小的自尊，讓
期待以久的重逢頓時失去味道。那真是一句很簡
單的話，只不過涉及到老友的相貌劣勢。
穿過歲月之河，變老變醜是自然的事。輕率評
價他人的相貌，極不明智。有人看來粗粗拉拉，
碰到敏感話題，卻能心細如髮，談話從不會涉及
別人的生理特點—身材的高矮胖瘦、皮膚黑還
是白、皺紋多不多、腿直不直、手粗不粗、頭髮
是否花白之列，絕不去評價。別以為那是芝麻粒
大的小事，身體是人最珍貴的東西，無論年輕漂
亮，還是老醜不堪，人人對自己的容貌都非常在
意，所謂人活一張皮！輕率貶低他人者，就有些膚
淺，能適當讚美他
人，才顯出教養。
幾十年後與大院

發小相見，有的學
問博大精深，有的
變成庸俗市井之
人。出身相近，變
化不同，可見後天
環境對人的巨大塑
造作用。無論何種
出身，知識加修
養，人人都能培養
出貴族精神。

貴族精神

至
今
還
不
明
白
，
為
什
麼

某
人
上
了
高
位
拿
了
高
薪
，

一
旦
做
錯
了
事
，
接
受
公
眾

指
責
時
，
人
家
就
揶
揄
他

﹁
吃
得
鹹
魚
抵
得
渴﹂
。
鹹

魚
很
多
人
都
吃
過
，
而
且
市
場
主

要
還
是
適
應
升
斗
市
民
經
濟
和
口

味
而
設
，
只
有
頂
尖
鮮
製
的
，
才

賣
一
級
高
價
，
但
比
起
什
麼
山
珍

海
錯
，
也
名
貴
不
到
哪
裡
，
而
且

鹹
魚
重
鮮
不
重
鹹
，
鹹
到
需
要
解

渴
的
並
非
上
品
，
也
不
是
人
人
都

愛
吃
，
相
信
這
句
俗
語
，
必
定
流

行
自
饑
荒
時
代
，
當
時
未
必
人
人

吃
得
飽
，
有
飯
吃
，
沒
有
送
飯
的

菜
，
餐
桌
上
有
鹹
魚
，
無
湯
無

水
，
光
靠
下
價
鹹
魚
送
飯
，
才
有

﹁
渴﹂
的
感
覺
。

所
以﹁
吃
得
鹹
魚
抵
得
渴﹂
，
即
如﹁
燈

油
火
蠟﹂
、﹁
朝
行
晚
拆﹂
之
類
上
世
紀
成

語
一
樣
，
已
約
定
俗
成
不
可
理
解
，
而
又
不

用
理
解
大
家
已
明
白
是
什
麼
意
思
。
可
是
無

論
用
來
形
容
鹹
魚
的
身
價
或
是
滋
味
，
始
終

不
算
貼
切
。

但
是
近
年﹁
鹹
魚﹂
不
知
打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還
給
人
賦
予
新
的
一
層
意
義
，
笑
說

﹁
做
人
沒
有
夢
想
，
就
跟
鹹
魚
沒
有
分

別
！﹂
意
指
做
人
失
去
大
志
，
就
像
鹹
魚
一

樣
沒
有
活
力
，
換
言
之
，
就
是
死
魚
一
樣
。

笑
完
之
後
，
又
覺
得
這
個
比
喻
過
於
主
觀

了
，
所
謂
人
各
有
志
，
誰
又
會
知
道
鹹
魚
前

身
，
不
是
以
能
成
鹹
魚
為
榮
，
也
以
成
為
鹹

魚
為
樂
，
成
為
鹹
魚
就
是
本
來
的
夢
想
，
就

算
身
價
各
有
不
同
，
不
同
身
價
的
鹹
魚
，
也

有
自
我
樂
於
感
受
滋
味
。
人
海
中
活
魚
，
表

面
給
人
看
來
似
乎
蠻
有
活
力
，
看
似
充
滿
美

麗
的
幻
想
，
可
是
畢
竟
此
身
還
在
海
浪
中
翻

騰
徘
徊
，
總
有
無
家
可
歸
、
無
處
投
身
的
悵

惘
，
比
起
早
已
上
岸
的
鹹
魚
，
就
是
欠
缺
那

份
安
詳
感
。
假
如
本
身
貴
氣
的
話
，
成
了
鹹

魚
更
見
貴
上
加
貴
：
未
上
席
前
已
清
香
撲

鼻
，
上
席
之
後
，
徜
徉
於
精
緻
清
油
小
碟
中

與
纖
細
薑
蓉
蔥
絲
為
伴
而
獨
善
其
身
，
只
容

識
味
者
品
嚐
三
讚
，
比
起
活
魚
生
劏
後
飽
受

豪
客
分
屍
，
鹹
魚
可
謂
已
修
成
正
果
，
還
在

乎
什
麼
夢
想
？

「鹹魚」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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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達尼號上的乘客以貴族
精神面對死亡。 資料圖片


